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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上半年的

湖北仿佛按下了暂停键，远

行成了最奢侈的愿望。 最

近，我十分荣幸地参加了由

公司工会组织的恩施职工

疗休养团，随团的还有来自

公司兄弟单位的抗疫先锋、

先进代表 38 人。 当我坐上

前往恩施的高铁时，心情既

期盼又忐忑。五日的行程在

愉快轻松中度过，恩施的山

水、疗养的团友、旅途的欢

笑，一点一滴都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后

我们到达了巴东。旅行的第

一站野山关古镇，参观湖北

三峡酒厂和老街。“一条老

街，一坛好酒”，我们被酒厂

里窖藏的一坛坛美酒深深

吸引，虽然我不是美酒爱好

者，但是这些年份原浆还是

让人莫名的震撼，“我有酒， 你有故

事吗？ ”给人一种跨越时间感动。

巴人河风景区高耸入云的群

山，万丈深渊的天坑，峻峭陡险的峡

谷，波涛汹涌的激流，遮天蔽日的森

林， 让我们对恩施整个旅程有了新

的认识。 特别是途中遇到的一群来自上海的退休

职工团，虽然他们都年过半百，个个精神抖擞，上

山、下山一点不比年轻人差。 有人感到好奇，问他

们湖北疫情这么严重，你们不怕啊？ 他们说湖北控

制得很好，现在是全国最安全的地方，何况恩施地

处高山，风景优美，早就想来了！ 简单的一句话，是

对湖北抗疫最高褒奖，作为湖北人，我也不禁自豪

了一番！ 也对随团的“抗疫先锋”更加敬佩了！

怀着对恩施纤夫文化的向往，我们乘坐世界仅

存的三大水上原始交通工具之一神农溪“豌豆角”

木舟， 感受了一把纤夫文化。 纤夫走廊与溪谷共

生、与纤夫为邻、与文化共乐、与居民同富，自然风

光秀美，人文景观迷人，民俗风情浓郁，被誉为长

江三峡中的“翡翠水道”。 坐着木舟，让人惊奇的不

只是两岸风光，导游告诉我们，拉纤的纤夫和船老

大，最大的 76 岁，最小的 48 岁，我坐的那条木舟

的船老大已经 76 岁了，老人精神矍铄，遇到浅滩

还要跳下船去撑一把。 从导游的口中得知，他们早

年都是拉纤的， 政府要开发旅游， 要保留纤夫文

化， 他们义无反顾地担任起了文化的传播者和传

承者，只要拉得动，就不会歇下来。 对文化的信仰

对工作的热忱， 让我们对这些早知天命的纤夫们

肃然起敬，也暗下决心，要在我们企业最艰难的时

刻坚守下去，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

在后面的旅程中， 带给我们是愉快的、 感动

的。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

一种久违的感动。 一座桥、一棵树、一首民谣、一段

传说、一句温暖的问候，连接起这段“疫后游”，留

在心里的有震撼、有追忆，有亲切、有遐想，更多是

对疫情中那些勇敢逆行者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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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情怀

说起 “伊”， 古诗词赋予了它美好的意

境。 《诗经》里的《国风·秦风·蒹葭》有“所谓

伊人，在水一方”，表达了主人公思念意中人

望穿秋水的情愫。 欧阳修 《长相思·花似伊 》

中的 “花似伊 ，柳似伊 ”，则透露出对心上人

别离的伤感 。 柳永 《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

细 》中的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

悴”， 饱含深情道出为心爱之人情愿一身憔

悴，为了美好理想绝不后悔的执着。

进入近现代 ， 女性的地位不断上升 ，

“伊”作为人称代词广为使用，“五四 ”时期常

用来对女性的尊称。 伊人，意为那个人，今多

指女性。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冶人 ， 尤其是

80

年

代之前出生的大冶人，对 “伊 ”则有着无法割

舍的情怀。 因为“伊”，指的是伟大的母亲。

大冶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的鄂东南 ，多

种方言交错并存 ，语音复杂 ，有 “九里十三

腔”之说。

1990

年版《大冶县志》中记载的，对

母亲的尊称多达八种 。 除了常

见的妈 ，还有娘 、阿婆 、阿姆等 。

我们习惯写成 “伊 ”或 “依 ”，这

样似乎更恰当些 。 因为 “伊 ”本

身就有第三人称代词的意思 ，

“依 ”则可以理解为母亲是子女

的依靠。 但我还是喜欢叫“伊”。

记得大冶诗人胡晓光有一首诗 “哎哟伊

啊”，细细读来特别有意思 ：我的家乡把母亲

叫 “伊 ”∕有人也把这个字写作 “姨 ”∕我喜

欢这个 “伊 ”字∕古老得那么有诗意∕叫起

母亲来像在 《诗经 》中∕我至今喊母亲还是

叫 “伊 ”∕这一声 “伊 ”里有我的籍贯∕普通

话里的 “哎哟妈啊 ”∕大冶话就是 “哎哟伊

啊”∕这句叹词可以包含无数的意思∕大冶

人懂得在不同的场合说出 “哎哟伊啊 ”是什

么意思∕疼痛时叫声 “哎哟伊啊 ”好像可以

止痛∕惊叹时说声 “哎哟伊啊 ”∕惊吓时也

会说声 “哎哟伊啊 ”∕念声 “哎哟伊啊 ”相当

于念声∕“阿弥陀佛”。

“伊 ”说 ，我咿呀学语时 ，开口第一声叫

的是“伊”，“伊”高兴得手舞足蹈 。 小时候玩

耍回家 ，第一时间直奔房里 ，“伊啊 ，我回来

啦”，“伊”会摸摸我的头，问这问那。 放学后，

背着小书包跑进厨房 ，大声叫唤 “伊啊 ，饭熟

了没，我好饿”，“伊”马上从灶台拿出一个红

薯，剥好塞到我手里。

村里的 “伊 ”们喜欢走家串户 ，做饭的工

夫也能凑到一块拉家常 ，我兄弟三人经常倚

在门口，轮流喊着“伊啊，快回来恰饭啦”。 村

口有一条小溪流过 ，小溪对面就是大片大片

的稻田 ，农忙 “双抢 ”时节 ，小孩子大多负责

做饭喂猪放牛 ， 每当村里炊烟袅袅升起 ，各

家的小孩都站在小溪前边堰的大榕树下 ，把

手在嘴两边拢成喇叭状 ，“伊啊 ， 饭做好了 ，

快回来恰啊”，一时“伊”声此起彼伏 ，一声高

过一声，成为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那时大部分人都管母亲叫 “伊 ”，八十年

代中后期出生的 ，才慢慢改口叫 “妈 ”，大家

总觉得不习惯 ，也常常闹出笑话 。 有一户婆

媳闹矛盾，吵得不可开交 ，他小孩有点口吃 ，

慌忙跑到婶婶家报信，说“细、细 、细伊啊 ，你

伊跟我妈吵起来了，你快去看 ，看一下 ，我妈

要回娘家 ，你伊 、伊哭得好伤心 ，我爸劝不

了 ，奶奶就是不依 ”，说完大家面面相觑 ，半

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小时候农村没什么吃的 ，旷叔挑砖回来

饿得不行 ，抓起一把干辣椒当菜 ，就着一碗

冷饭吃起来 ， 吃一半肚子痛得满地打滚 ，大

声叫着 “哎哟伊啊 ，痛死我啦 ”，他 “伊 ”赶过

来，灌下去半瓶罐头才好了。

谁家有姑娘出嫁， 头天晚上， 关系好的

未婚姐妹会来哭嫁 ，待到第二天发轿 （婚车

出发）前，“伊”准时来到女儿房中 ，拉着女儿

的手 ，哭得肝肠寸断 ，哀婉动人 ，哭时辅以

“啊呀呀”“嗡”等语气词，哭得现场各位 “伊 ”

禁不住抹眼泪。

还有女儿哭 “伊 ”的 。 母亲去世 ，女儿和

儿媳妇是哭孝的主力军 。 当然女儿是真哭 ，

伤心地哭，一边哭 ，一边抑扬顿挫的念道 “我

那苦命的伊啊 ，你就这样走了啊 ，还没有享

到我的福啊 ，伊啊 ”。 每当这时 ，灵堂里哭声

一片，孝子孝孙们忍不住眼泪直流。

我的 “伊 ”是一个善良勤劳的农村妇女 ，

一手一脚将我们兄弟三人养大 ，吃的苦数不

清。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伊 ”会为我们挡住

所有的风雨 ，我们在 “伊 ”的庇护下长大成

人。 如今，“伊”年事已高 ，身体每况愈下 ，越

发 不 愿 给 儿 女 增 添 负 担 。 有 空 我 就 去 看

“伊”，“伊”都会非常高兴。

女儿出生时 ，我特意为她取了 “伊伊 ”的

小名，就想留住“伊”。 也许过不了二三十年，

“伊”这个称呼会成为历史 ，但我们会永远记

住“伊”，永远保护“伊”。 因为，她是我们敬爱

的母亲。

“伊”

8 月 31 日，我接到大冶有色办公室肖科长

的电话，她说黄石市政府要了解我公司专家招

待所建设的具体时间，想请我确认一下。 放下

电话后，我来到了原公司设计院工程师蒋顺华

阿姨的家中，说明情况后，她给我接通了设计

专家招待所的总设计师、原公司设计院副院长

李先淦家中的电话，李院长说：“专家招待所从

设计到施工速度是很快的， 从 1957 年的 6、7

月份设计、 施工到 1958 年上半年就建成投入

使用了，当时设计是三层楼，后来考虑到国家

资金的困难，厂党委主动要求减少了一层楼”。

大冶有色的专家招待所， 它坐落在

下陆大道 18 号大冶有色公司总部大院

内，它是因“一五”期间苏联援建我国 156

个项目之一的大冶有色金属公司而建。

在 18 号院内，我们有色人有很多往事的

回忆。

曾记得为了确保苏联专家的人身安

全，我的父亲赵宽铭时任大冶冶炼厂（大

冶有色前身）党委书记，在省委、市委的

支持下， 从湖北省委交际处调来了李树

祥同志， 李叔叔曾担任过原河北省委第

一书记刘子厚的警卫员， 他对安保工作

是很有经验的。

他来到大冶冶炼

厂后， 厂即任命

他为大冶冶炼厂

保卫科副科长兼

警卫队队长 ，要

求他全面负责苏

联专家的安全保

卫工作和厂区重

要岗位的安全生产保

卫工作。 为了保证苏

联专家在工作中和生

活上的安全，厂特批准

他手枪 24 小时不离

身，他全天都在专家招

待所值班室工作，在安

全保卫工作上，李树祥

叔叔所承受压力是很

大的，但他克服了困难，带领警卫队的同志们

圆满完成安保任务。

在那个年代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怎样

才能把苏联专家的生活搞好是个大问题，招待

所的高战波厨师想了很多办法，苏联专家主食

是面包，当时也没有专门面包粉，只好用一般

的面粉来加工，但在发面的过程中控制不是很

到位，面包的质量还不是很满意，高战波厨师

找到老红军赵开义的夫人张富果妈妈，当时在

这个大院里我们都亲切称呼她赵妈，赵妈是我

们山西人，对面食的制作很有

经验，她说发酵面粉和老面要

控制好比例，同时对温度也有

要求，把这三者结合好就可以

了。 苏联专家爱吃土豆，高战

波厨师又找到赵妈，学习山西

人制作土豆的方法，当苏联专

家在餐桌上吃上山西的土豆

饼、烤土豆、炸土豆和土豆条

时，高兴地说我爱吃“中国式”

的西餐。

为了丰富苏联专家的业余

生活，厂工会每周六都在招待

所举办舞会，乐队是由业余人

员组成，由贺文孝叔叔、孙德

言叔叔和叶芙芬阿姨等人员，

乐队伴奏的歌曲每次都有印

度尼西亚民歌《河里的青蛙从

哪里来》， 叶芙芬阿姨每次都

为这首歌伴唱， 还有轻音乐

《彩云追月》，参加的人员有苏联专家、北京设

计院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 还有相关人员。

叶芙芬是 1955 年毕业的中专生， 她是厂中心

化验室的工程师，爱好音乐，歌也唱得好，是文

艺的活跃分子，每一次舞会她都能把活动推向

高潮。

我的发小左志勇回忆，他的父亲左名扬是

原大冶冶炼厂总动力师室（苏联管理体制）副

主任，主管设备，当时援建的苏联设备专家还

赠送了一本有中俄文字的设备管理技术杂志。

这本杂志中还专门介绍了苏联生产援助我厂

的 3500 千瓦高压鼓风机， 这台设备在计划经

济时期，它属于冶金部管理的设备，俗称“部

管”设备。 从 1959 年安装调试，到 1960 年生产

运行，它在大冶有色整整安全运行了五十个春

秋， 它为冶炼的转炉生产鼓足了强大的风量。

这台苏联生产的设备，它是大冶有色的“功勋”

设备。

记得这台苏联生产的高压鼓风机测量仪

表都是直读式仪表， 大冶冶炼厂在 1985 年对

该风机直读式仪表进行了升级改造，将风机的

模拟量和开关量输入微机管理，提高了仪表的

测量精度，操作人员在仪表室就能够控制风机

的安全运行。笔者有幸参与了仪表升级改造工

作。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 大冶有色已走过 67

年的光辉历程，经过风风雨雨洗礼的大冶有色

专家招待所仍然屹立在下陆大道 18 号院内。

当黄石新闻媒体报道大冶有色专家招待所被

湖北省政府列为历史文化建筑时，有色人利用

手机平台相互转发，大家都为我们是有色人而

骄傲，为我们有色有着灿烂历史的矿冶文化而

自豪。

每当我走过下陆大道 18 号大院时 , 总是

流露出与旁人不一样的情怀， 因为这座大院、

这座专家招待所，它承载着太多太多难忘的故

事......

○退休职工 赵河

大冶有色的专家招待所

○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 柯志鹏

亲情物语

笔者的父亲赵宽铭（左四）与来大冶有色援建的苏联专家合影。

笔者家人在专家招待所前合影。

露采交响曲

公司总部 张国平

职工摄影

职工篆刻

冶炼厂 张勇

勇于探索

真抓实干


